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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枫江西岸，江对
面就是潮安区境；我定居在韩江
西岸的府城，出城向西，有一条
安揭公路一直向西，穿越我故乡
的田园，公路北边是旱园，南边
是水田。

上世纪70年代，我经常骑单
车带着孩子走在安揭公路上，到
老家去看望双亲。

从枫溪车站向西，笔直平坦
的公路，路面的黄沙在阳光下泛
着金黄，路两边的细草呈一片翠
绿，甚是养眼。而路两旁的田
野，夏绿冬黄，季风无阻。紧傍
着路南侧，是一道宽约 6 米的水
渠，流水清亮，这是安揭引韩灌
溉渠。每次骑车往返，必定按孩
子们的要求，停下来赏水。他们
那时是6至10岁的小孩,天热时，
小男孩会要求下渠戏水学游泳，
小女孩则对那穿越公路涵洞的
水漩涡着迷，她们会捡一片树叶
子，丢下水去，让水流卷入漩涡，

跑 到 对 面 出 水 口 看 叶 子 浮 起
来。（那时，公路上的行车极少，
偶有汽车经过，几乎成一道风
景 ，所 以 ，横 过 公 路 不 会 有 危
险）。每次回乡下，就成了全家
一日游，风景在路上！

安揭引韩灌溉渠，现在成了
我的乡愁。

孩子们现在都是跑遍半个世
界的中年人了，每每相聚，提及引
韩水渠，个个眼睛发亮，似乎世界
上没有比这更美的水，是的，那是
我们心中的灵渠。

这道渠初修于1954年，似乎
有预见，从 1954 年 9 月至 1955 年
5月，潮汕大地经历一场大旱，枫
江源头来水极少，海潮涌入枫江，
江水又咸又苦，不能饮用，不可灌
田。揭阳县举全县之力，在枫江
我故乡河段筑拦水坝，阻止海潮
涌入，引来韩水冲淡。这是 1955
年春，我刚好初中毕业，教育部门
改原春季招生为秋季招生，我有
半年时间回乡当农民，就被叫到
截枫工地去，我们搞宣传，办《工
地快报》，我负责刻钢板、油印、分
发。工地热火朝天，日夜灯火通
明。心急啊，急盼韩江水早日到
枫江，早日入揭阳。

1955年5月，终于下雨了，旱
情缓解了。我乡的水田全靠龙骨
水车车水灌溉，记得我当年接到

潮安高级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是
邮递员送到车棚脚的，那天我正
在车水灌田。

引韩灌溉渠修通了，韩江
水跨过枫江，注入揭阳的玉窖、
云路、曲溪等乡镇。高出田面
的水渠，乡亲们称之为浮溪，自
流灌溉，锄头一挥，江水滔滔流
入田，使用了上千年的水车退
出历史了。

我来在西湖山下读书，夏天
傍晚，总到现在西荣路西侧的北
关引韩水渠去洗澡。年轻人都喜
欢诗，泡在水里，清凉舒爽，想起
一首古诗：“我住长江头，君住长
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
江水。”想着这江水，明天会流入
我故乡的农田，心中一点没有原
诗的伤感，只有甘甜。觉得韩江
真是潮汕人的母亲河。

当然，母亲的乳房也有干瘪
的时候，因种种原因，韩江的枯
水期，河滩裸露，江水如丝，引韩
水渠也断流了。接着是改革开
放风起云涌，大地面貌日新月
异，忽然间，发现安揭公路的潮
安路段两旁，像堆积木般冒出许
多商铺，公路变成内行街。路侧
那条水渠，被侵占、被封盖，偶有
一小段露脸，却不觉有生气。跨
越枫江那道渡槽也不见了。枫
江被污染了，榕江被污染了，经

济最发达的练江两岸工厂林立，
江，成了惨不忍睹的臭水沟。居
然 有 一 种 论 调 ：先 发 展 ，再 治
理。牺牲生活的环境去赚钱，你
不心痛，百姓叫苦！

终于，有识之士站出来了，韩
江供水枢纽建成了，浅滩出高湖，
四季水泱泱。这令榕江、练江两
岸的潮人羡慕不已，我的乡亲好
几年都打井饮用，他们盼望韩江
水，“何日君再来！”

终于，一大喜讯在潮汕大地
上回荡，振奋人心，三市合力，韩
江榕江练江水系联通工程——潮
水溪疏浚工程的蓝图绘就了，工
程启动了，保证2020年完成通水，
甘甜的韩江水将滔滔不绝注入榕
江，流入练江。

近日，友人陈奕良兄高兴地
告诉我，三市同饮一江水的民生
工程取得新突破，韩江鹿湖隧洞
提前22天贯通。

想起来真有意思：古来三江
汇一水，而今一水注三江。这道
水渠将通过许多村庄田野，一路
风光宜人。请别再在渠边争建房
子工厂甚至猪舍了，别再自毁家
园了，拜托！

古来三江汇一水，
而今一水注三江。
三市人民同努力，
待看韩水润潮汕。

纳凉消暑时，手握一把宽大、厚
实的蒲扇，悠闲一摇，酷热便在阵阵
清风中过去了。

蒲扇，又叫蒲葵扇、芭蕉扇，是
把棕榈科乔木蒲葵的一片叶子折
出很多皱褶，用细竹篾扎好边缘做
成的，其制作方法简单，没有多余
的装饰，但质地坚韧、朴素大方，而
且体轻风凉。无论是家中闲坐，还
是河畔散步、树下纳凉，手摇蒲扇，
或闲庭信步，或谈笑风生，或仰观
星空，好不惬意。烈日下，一扇掩
顶，遮阳避光；屋檐下，一扇轻摇，
清风徐徐；灯影中，一扇在手，驱蚊
赶虫。古朴的蒲扇，扇走了夏日的
烦燥，使人倍感清凉，俨然成了人
们爱不释手的消暑宝物，正是“扇
扇有凉风，夜夜拍蚊虫。人若问我
借，要过六月冬。”

夏日，蒲扇一摇，风就从你的手
中送出，急一阵缓一阵，还飘散着淡
淡的草木清香味儿。闲暇时分，人
们三五成群坐在树下，摇着扇，话着
家常，讲着故事，天南地北，国内国
际一通胡侃，悠然自得。蒲扇呢，此

时成了论道古今，激扬文字的道
具。话说得多了，汗水不知不觉地
渗出额头，蒲扇摇动的频率也越发
加快了。

夏日的乡间，树荫下、村口处、
水渠旁，清风拂面，凉凉的，幽幽
的，犹如一股泉水在身上流淌，舒
畅怡然。尽管有爽爽的自然风，但
广袤的田间依然骄阳似火，热气似
蒸。然而，农民有农民的智慧，耕
种时，他们就把手中的蒲扇隔着衣
背插在裤带上，弯腰劳作，蒲扇就
把衣服撑开，等于在背上搭了个遮
阳棚，通风排汗，太阳也晒不痛脊
背，真是妙不可言。

记得儿时，母亲一边念叨着“心
静自然凉”，一边把蒲扇不轻不重，
不缓不急，有节奏地摇动。扇出的
那份清凉，含着天然植物的气息，带
着爽身粉般的滑感，每个毛孔都感
到无比的畅快，沁人肺腑。梦香中
的我，时不时地翻个身，像是要让身
体的每个部位都享尽那缕缕清风。
有时，母亲困乏了，手中的蒲扇也渐
渐地停息下来，睡着了。一阵热气
使我醒来，看见蒲扇搁在我的身上，
就想把它从母亲的手中拽出，但轻
微一动，母亲就察觉了。她下意识
地握紧蒲扇，又悠缓地摇动起来，温
柔地拍打在我的身上，为我送风驱
蚊。暑热消散，夜风渐起，蒲扇也不
知道什么时候落在了地上，此时蟋
蟀声、蛙声伴着鼾声在寂静的乡间
此起彼伏……

夏日，一把蒲扇，把炎热的酷暑
摇成凉爽的清风。

蒲扇
清风

□ 张辉祥

我们这些在农村长大的70后，
都曾经是“捕鼠大军”中的一员。

老鼠的确非常讨厌，面目既可
憎，身子又肮脏，还破坏财物，传播
疾病，可谓坏事干尽，人神共愤。
至于若要进一步揭它如何频频使
阴招、最终如愿坐上十二生肖之首
的宝座的老底，那它就更加让人鄙
夷了。

当然，我们纷纷满血投入到
除害之中，绝不是因为愤怒于硕
鼠的“食我黍”，更非恐慌于那个
叫奥兰的小城发生的一场持续将
近一载的鼠疫灾难，原因其实极
其简单直接——政府出台了临时
的灭鼠“土政策”，一条鼠尾，收购
价五分钱。

这真是一则让人充满幸福感
的消息！彼时，五分钱是什么概
念？是两根雪条，两根轮流着舔，
足够把整根舌头爽得失去知觉；如
果运气再好一点，能够一次性地出
手两条鼠尾，那就更可以堂而皇之
地到饮食店，大声地叫上一碗粿条
汤，然后跃上长凳，像大人们一样，
神气地蹲在上面享用起来——这
种美美的待遇，可是平日里只在生
病发热时才配拥有的。

一开始，大家自是把目光瞄准
那些家鼠。从前的乡村，卫生条件
糟糕，特别是老厝区，简直就是鼠
辈的乐园。有时候搬一捆稻草，就
会惹得一大窝老鼠四处逃窜。而
当你睡得正甜时，它们却又会一路
追逐嬉戏着来到你的床上，似乎不
把你吵醒绝不罢休。但这些小家
鼠个头小，身手敏捷，是天生的攀
岩高手，上墙爬柱简直就如履平
地，况且长年处于家猫那探照灯一
般的眼睛的扫视之下，警惕性极
高，一般很难得手。

野 外 才 是 我 们 捕 鼠 的 大 舞
台。周末时，小伙伴们便三五成
群，提着水桶，操着木棒，带着网
袋，雄赳赳气昂昂地朝广阔无边
的田野进发。从前的孩子，学习
负担都不重，周末一到，把书包往
墙角一扔，就疯起来了。而对于
捕鼠，家长们也是普遍支持的，一
来确实也是受够了老鼠的气，一
提及老鼠，无不恨得牙齿痒痒的；
二来小孩愿意去“讨赚”，也是一
桩好事，说到底，这也是一种重要
品质。

我经常和立忠、立山两兄弟
组成一支捕鼠小队。立忠年岁稍
长，人又灵活，自然是我们的领头
人。鼠类大多数是在地表打洞穴
居，立忠能够准确判断一窝老鼠
有几个洞，并且根据洞口松土的
厚薄、光滑的程度、鼠粪及脚印的
多少等，指出哪一个是进洞口，哪
一个是出洞口。找准目标后，第
一步先把其余洞口堵死，只留最
上端一个出口，并以一个长长的
网袋将洞口套严。这天牢地网布
成之后，守洞口的技术活，当然是
由立忠负责，而“水淹七军”的把
戏，就交给我和立山了。当蜷缩
在洞里的老鼠实在憋不住了，它
们就会气急败坏地冲出洞口，掉
进网袋。到了这时，每逃出一只，
早已横刀立马摆好架势的立忠马
上就一棍子抡下去……

记得有一次，立忠把他手里的

那截棍棒递给我，吩咐我临时守一
下。他刚一离开，洞里的老鼠就好
像已经嗅出危险解除的信息一般，
纷纷突围而出，我像一个初次持枪
上战场的新兵一样，不禁心跳加剧，
仿佛心头住着一窝四处乱撞的老鼠
般，因而手忙脚乱地一阵乱棍打下
去，不想不但没能击中一只老鼠，而
且原先设好的防线也给弄得七零八
落的。经此一役，我方始领悟到一
些事情看别人干好像挺容易的，真
到了自己手上，却并非想象中的那
样简单，心想若是少了立忠，我们怕
是一只老鼠也捉不到！

正是由于我们分工明确又合
作默契，所以几乎每个周末都能满
载而归。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一趟
都能带回几条鼠尾，运气特别好
时，甚至会有十几条入账。每回提
着一小袋鼠尾归来，感觉就像提着
一小袋钱一样，因而走起路来的样
子，简直就像一名凯旋的将军！而
卖鼠尾所得的钱额，却不论年纪大
小与出力多少，一概三人平分。按
立忠的原话，是平均分配更合理，
也有趣味，且能合得长久些。当
然，这辛辛苦苦得来的钱，大多最
终 还 是 拿 来 满 足 自 己 的 口 腹 之
欲。感觉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的
东西，吃起来味道就是不一样！有
时也会偷偷溜到村里的小卖部买
散装烟，然后一人叼一根，模仿着
大人的样子，昂着头，把烟从鼻孔
徐徐喷出……

在我们的“十面埋伏”之下，
捕鼠的难度越来越大了，断断续
续听到有些人开始动了歪心思，
在送去收购的鼠尾上做手脚，比
如长一点的尾巴，就直接切成两
截，以一充二。也有人干脆掺进
其 他 的 黑 色 条 状 物 ，以 假 乱 真 。
村里负责收购鼠尾的是泰义，他
年事并不算高，但光线稍微暗一
点时，就经常被人蒙混过去。很
多年后，我还读到一篇题为《“鼠
尾”致富》的小小说，其大意是某
地鼠害猖獗，政府痛下决心，斥巨
资收购鼠尾。有人别出心裁，以
本地生长的一种萝卜的根须冒充
鼠尾，结果收入颇丰……读罢，不
禁深深感慨，投机取巧者从前有，
如今有，看来今后仍然会有。

在这一轮轰轰烈烈的“人鼠大
战”中，还有一个段子不得不提。
一个高年级的领着两个低年级的
去捕鼠，并且旗开得胜，抓了四只
老鼠，卖了两毛钱。结果，两个小
跟班，一个分得三分钱，一个拿到
两分钱。到了周一，这事马上就在
我们这所小学传开了，那个上午，
学校简直就像炸开的锅一样，针对
这一奇葩的分配方案，每个角落都
是义愤填膺的声音：“哇，伊二伊三
伊角半！”

到了下午，这句话又迅速换了
一 个 版 本 ：“ 哇 ，伊 无 伊 无 伊 二
角！！”其大意是，呸！分什么分，干
脆由某人独吞算了！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在我
们村，偶尔一听到某事利益分配上
的极度不公，我们这一代的人仍会
想都不想，就随口蹦出一句：“哇，
伊二伊三伊角半!”

马上就有人接口：“哇，伊无伊
无伊二角!!”

童年鼠事
□ 陈维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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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花生收获的季节，
我都会想起儿时跟着母亲下
地收花生的情景，那丰收的
辛劳与喜悦历历在目。

天还蒙蒙亮呢，空气有
点清凉，有点湿润。母亲一
前一后挑着两个大大的空箩
筐，年幼的我在身后紧步跟
上。迎着晨光，看着远山含
黛，听着刚开嗓的鸟鸣，我们
很快就来到田里。这儿已是
一片忙碌景象，农民们个个
弯腰低头，忙着手里的活。

地里，成熟的花生丛一
株挨着一株，经历春的播种
夏的孕育，椭圆形的叶子由
绿 变 黄 变 枯 ，有 的 逐 渐 掉
落，湿湿的还残留着昨夜的
雨露。

泥土湿润松软有利于挖
花生。母亲扯住一株花生茎
叶，左右摇动，再用力一拽，
花生顺利出土，动作一气呵
成。连根而起的花生包裹着
泥 土 ，只 需 轻 轻 一 甩 ，泥 土

“唰啦啦”抖落，露出了花生
的真面目。它们像一串串铃
铛似的挂在根须上，密密麻
麻相互依偎。

母亲娴熟地抓住果实一
拧，使其悉数落入箩筐。根
部顿时变得光秃秃，余下的
茎叶被安置在一旁，等待阳
光暴晒。

泥巢中尚有遗落的花生
颗粒。母亲从不舍得丢弃，
不管好坏都颗粒归仓，于是
让我负责捡拾。

我一直想，遗落的花生
不愿随着出土，是否还眷恋
着土壤的温度？想来，花生
也是有感情的呀，只是它不
知道，来年春天，这片土地还
是它的家！

不知不觉，太阳已升得
老 高 ，母 亲 也 早 已 汗 流 浃
背 。 大 概 是 因 为 干 活 太 过
专注——而这专注，正是庄
稼 人 对 劳 动 果 实 与 生 俱 来
的尊重！

箩筐装不下，满载而归，
家里老少最是喜出望外，赶
忙坐在成堆的花生旁，麻利
地挑出发芽和未长成形的。
不是扔掉，而是晒干后等专
人收购，用来换成油。

那段时间总能听到一声
声“换花生油了”在村里穿街
走巷地吆喝。声音带着笑，
带着丰收的喜悦。

挑出来好的花生，大部
分平铺在院子里晒干，余下
的洗净做成水煮花生。简单
的一层花生一层盐，不一会
儿就闻到满室的花生香味，
叫人食指大动！

剥开外壳，原本红色的
果仁变为褐色，味道清香软

糯，顾不得烫嘴一颗接一颗
往嘴里塞。其貌不扬的小小
花生，外壳凹凸不平，粗糙又
坚硬，却有着可口的味道，慰
劳忙碌了一天的人们。

熟花生因为有洗过，总
能 一 眼 辨 出 。 我 每 次 出 门
衣兜里偷偷藏着一捧，悄悄
与小伙伴偷吃解馋，因此没
少 挨 母 亲 的 责 骂 。 在 物 资
匮乏的年岁里，花生是最大
的诱惑。

现在想起依然是那么熟
悉的味道，从味蕾开始蔓延，
直达心扉！

晒 干 后 的 花 生 便 于 存
放。母亲留着一些寄给远方
的亲人。他们工作在外，念
的是家乡的味道。当毫不起
眼的花生漂洋过海送到亲人
手中时，我才明白花生更是
一捻深深的乡愁！

一直觉得，所有粮食中
花 生 付 出 最 少 回 报 最 多 。
一颗小小的种子，从来不择
环 境 ，只 要 有 泥 土 ，便 能 默
默无闻孕育果实，经过春夏
洗 礼 ，结 出 硕 果 累 累 ，慷 慨
馈赠。

它不仅美味营养，且全
身是宝，果实可食用可产油，
晒干后的茎叶可当柴火，那
燃烧在灶膛里噼里啪啦的声
音，正是它生命的绝响！

落花生
□ 邱宝瑜

笔峰山坪，橡木林下，古祠昂
藏。看名城秀气，长廊锦绣，碧江南
去。翠染碑廊，累代留誉。鹂鸣深
树，音划晴空涤心扉。如云至，近扶
栏凝思，百世仰瞻。

未思朝奏祸降，贬离秦岭蓝关
雪寒。涉路八千里，瘴江谪居。志
为社稷，延师设帐，释奴令示，恶溪
驱鳄。开智潮州功八月，民心得，历
今千廿戴，山水称韩。

泌园春

韩祠追思
□ 沈庆云

你回眸一笑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轻倚朱门 古老的蔷薇四季如春
山墙上的青藤 时光般远走
而此刻，在那滨海小城
穿着绿衣的女子
从岁月的林荫小径走来
她回眸一笑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青窗外，蔷薇架下
谁在抚一曲高山流水
清凉了岭南六月的夏

回眸
□ 巫晓玲


